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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是我在澳大利亚作业治疗（OT）本科毕业后的第

4 年，一直想回国帮忙和推广我们 OT 专业。通过香港复康

会的贝老师，我有了这次机会。先去香港见过几个 OT 前辈

和参观他们的科室，然后 9 月份到了成都华西医院开始了义

工的第一站工作。地震伤员的种类是脑损伤，脊椎损伤，压

伤，骨折，截肢。我在这里主要是调查伤员的轮椅需要（因

为有广东厂家捐赠一批轮椅），比如大小和是否需要托肢

器。其他的就是总体的作业治疗。因为我对这些受伤种类也

不是很在行，就靠贝老师给我的数据和其他同行的探讨。作

业治疗是康复的一部分，康复在中国也是刚刚起步，我有做

好心理准备和澳洲康复会有不同。克服了语音障碍（一开始

听不懂四川话）和习惯问题（一来是冬天，二来是患者群不

会每天洗澡，三来也没有隐蔽性好的洗澡间）,我渐渐地步

入状态。靠香港的方乃权博士的帮助,给大家做了一个‘OT

在地震康复中的作用’演讲。还结交了几个同行朋友。 

汶川 5-12 地震十周年纪念  

——在汶川地震后做 OT 义工 
澳大利亚作业治疗师    冯雪庭 Wendy 

 

时间过得真

快，距离汶川地震

已经一晃十年了。

那年北京成功举办

了奥运会。同年将

近 7 万人死于地

震，37 万多人受

伤，还有一万多人

失踪，受到波及的

人们就更多了。也

在那一年海内外涌

出了一批又一批医

疗志愿者，让中国

人在康复方面有了

一次突破性的认识

和进步。我有幸成

为志愿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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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底也是贝

老师引荐，去了德阳参

观刚刚建起来的德阳假

肢康复中心，是香港红

十字会，香港理工大学

和德阳残联的合作项

目。2009 年过完春节就

去了那里工作几个月。

那里从设备和管理上更

像外国的康复机构，也

有很多海外的专业人员

来轮流帮忙。有几次去周围灾区访问学校和住家，环境的艰苦还是很令人感叹

的，对于作业治疗的跟进也是很有挑战的。很感恩那时和中心各部门的前辈学

习了宝贵经验，对于我以后的工作生活都有帮助。总的来说这次义工经历我收

获了很多。以下是我总结出来的一些看法和建议： 

1、灾后康复需要长久性计划，不管

是人力资源还是康复器具。比如有外

来捐赠很高级的外国假肢，最初由外

来假肢师和 PT OT 来帮忙安装使用和

维护。可是过了一阵子这些外来资源

没有了，伤者离开医院就没有办法很

好的维持使用。坏了自己可能能修一

部分，因为它太复杂而且没有中文说

明书。没过多久可能就要被放弃，回

归国产假肢，有心理落差和假肢的再

适应。这样可能还不如一开始就用国

产假肢。 

 

2、中西方文化的不同, 本是西方白人中产阶级的价值观，文化理念为基础的辅助医

疗行业。在国外生活的这么多年和在国外学的 OT，我自然是完全按西方的准则来

做。但是后来读了 OT 硕士和接触河川模式，我发觉有些准则不能照搬。比如不用

那么要求华人需要独立做 ADL/生活， 因为家人亲密度，孝顺的概念和家庭组合和

西方不同。当然不是假设所有中国人都愿意给父母，弟兄姐妹，配偶，孩子和亲戚

做免费照顾，这个度的拿捏就要每个个案具体分析。不要让家人负累，因为长期下

来会有身体劳损和心理负担。也不要让伤员觉得自己没人管，因为被治疗师强调要

自己独立。 



The Chinese OT e-Newsletter   June   2018 

56 

 

3、继续中西文化的不同—配给辅助器材。我后来读到

期刊香港 OT 去大陆时发现大陆的医生和康复治疗师好像

不喜欢给伤员配器材，因为他们觉得是自己治疗不彻底，

才需要器材去弥补，怕别人觉得他‘医术不够好’。这个

在西方是不存在的，器材是有效的帮助伤员提高自理能力

和生活质量的必备品，和‘医术’完全没关系。我不知道

国内有多少百分百的医生治疗师会这么想，但我真的希望

大家不要有这种观念。当然国内现阶段各种辅助器材也不

像外国选择那么多，有时也是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或伤员

能否承担器价格的问题。 

4.心理咨询的专业人员真的是太需要了。很庆幸在德阳

假肢康复中心有香港的 2 位心理学家作为我们团队的一员。

个人觉得他们在为伤者疏导和发现问题方面是给了我们团

队很好的帮助。国内急需培养合格的专业人员。 

5.虽然在四川没有感觉伤员和家属像我想象的那样悲伤

难过，但有些人还是比较消极的。因为社会制度，人文，

福利政策等等不同，他们可能觉得自己的前途渺茫，尤其

是双腿截肢的青年人中年人。当我用国外截肢的例子说来

鼓励他们时，他们会觉得同样是双腿截肢，外国的医疗技

术好，社会对残疾人接受度好等等，所以他们不可能和外

国人一样有好的未来。有些点是真的，但我们还是想让他

们积极一些才有更多可能。有的人分析亚洲人好像更注重

自己是不是‘有用’，不想做‘废人’，对于家人和社会

能不能有贡献。治疗师需要了解伤员的这些观点才好对症

下药，毕竟‘作业’就是做有意义的事，提高人的自理能

力、生产率和生活质量。 

6.中国人的一些特色。中国人比较内敛，不会太喜形于

色和不会轻易和治疗师聊很多家庭和内心问题。这对于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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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和心理康复都有一定的阻碍。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我看大

家没有想象中那么悲伤。又或者四川人真的比较坚韧，乐

观。我希望是后者。还有好多中国人的‘兴趣爱好’不是

那么多，这对于 OT 来讲就比较难按他们的兴趣来选择用

哪种作业。在这次的伤员里和这几年和国内治疗师谈话中

发现年轻人还好，但是比较上年纪的患者，当问到平时喜

欢做什么，他们都只是说看电视，听音乐。当然在地震伤

员里可能有个解释就是大部分人都是打工或务农，没有时

间和精力可以有兴趣爱好。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当然，

兴趣爱好可以后天再开发，但即使在德阳假肢康复中心我

们有超过国内水平的器材和 OT 所需的材料，我当时还是

觉得我们的材料不够。在锻炼上肢力量和关节活动度角度

讲，我鼓励大家做些手工艺品。可是我能买到的材料都偏

向于小女生的折纸剪纸，画画，塑料瓶和小东西的变废为

宝。这些对于男性患者来说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希望有

条件的科室可以增加一些对于男性和老人比较适合的材料

来当治疗中介，比如简单的木工铁工，园艺，练习打字，

书法，修理物件等等。 

 

 

（冯雪庭） 


